
        
            
                
            
        

    
市集

 

廉纤的毛毛细雨，在天气还没有大变以前欲雪未能的时节，还是霏霏微微落将不来。一

个小小乡场，位置在又高又大陡斜的山脚下，前面濒着身小身小儿的河，被如烟如雾雨丝织

成的帘幕，一起把它蒙罩着了。

 

照例的三八市集，还是照例的有好多好多乡下人，小田主，买鸡到城里去卖的小贩子，

花幞头大耳环丰姿隽逸的苗姑娘，以及一些穿灰色号褂子口上说是来察场讨人烦腻的副爷

们，与穿高筒子老牛皮靴的团总，各从附近的乡村来做买卖。他们的草鞋底半路上带了无数

黄泥浆到集上来，又从场上大坪坝内带了不少的灰色浊泥归去。去去来来，人也数不清多

少。

 

集上的骚动，吵吵闹闹，凡是到过南方（湖湘以西）乡下的人，是都会知道的。

 

倘若你是由远远的另一处地方听着，那种喧嚣的起伏，你会疑心到是滩水流动的声音

了！

 

这种洪壮的潮声，还只是一般做生意人在讨论价钱时很和平的每个论调而起。就中虽也

有遇到卖牛的场上几个人像唱戏黑花脸出台时那么大喊大嚷找经纪人，也有因秤上不公允而

起口角——你骂我一句娘，我又骂你一句娘，你又骂我一句娘……然而究竟还是因为人太

多，一两桩事，实在是万万不能做到的！

 

卖猪的场上，他们把小猪崽的耳朵提起来给买主看时，那种尖锐的嘶喊声，使人听来不

愉快至于牙齿根也发酸。

 

卖羊的场上，许多美丽驯服的小羊儿咩咩地喊着。一些不大守规矩的大羊，无聊似的，

两个把前蹄举起来，作势用前额相碰。大概相碰是可以驱逐无聊的，所以第一次訇的碰后，

却又作势立起来为第二次预备。牛场却单独占据在场左边一个大坪坝，因为牛的生意在这里

占了全部交易四分一以上。那里四面搭起无数小茅棚（棚内卖酒卖面），为一些成交后的田

主们喝茶喝酒的地方。那里有大锅大锅煮得“稀糊之烂”的牛脏类下酒物，有大锅大锅香喷

喷的肥狗肉，有从总兵营一带担来卖的高粱烧酒；也还有城里馆子特意来卖面的。假若你是

城里人来这里卖面，他们因为想吃香酱油的缘故，都会来你馆子，那么，你生意便比其他铺

子要更热闹了。

 

到城里时，我们所见到的东西，不过小摊子上每样有一点罢了！这里可就大不相同。单

单是卖鸡蛋的地方，一排一排地摆列着，满箩满筐的装着，你数过去，总是几十担。辣子

呢，都是一屋一屋搁着。此外干了的黄色草烟，用为染坊染布的五倍子和栎木皮，还未榨出

油来的桐茶子，米场白镑白镑了的米，屠桌上大只大只失了脑袋刮得净白的肥猪，大腿大腿

红腻腻还在跳动的牛肉……都多得怕人。

 

不大宽的河下，满泊着载人载物的灰色黄色小艇，一排排挤挤挨挨的相互靠着也难于数

清。

 

集中是没有什么统系制度。虽然在先前开场时，总也有几个地方上的乡约伯伯，团总，

守汛的把总老爷，口头立了一个规约，卖物的照着生意大小缴纳千分之几——或至万分之

几，但也有百分之几——的场捐，或经纪佣钱，棚捐，不过，假若你这生意并不大，又不须

经纪人，则不须受场上的的拘束，可以自由贸易了。

 

到这天，做经纪的真不容易！脚底下笼着他那双厚底高筒的老牛皮靴子（米场的），为

这个爬斗；为那个倒箩筐。（牛羊场的）一面为这个那个拉拢生意，身上让卖主拉一把，又

让买主拉一把；一面又要顾全到别的地方因争持时闹出岔子的调排，委实不是好玩的事啊！

大概他们声音都略略嚷得有点嘶哑，虽然时时为别人扯到馆子里去润喉。不过，他今天的收

入，也就很可以酬他的劳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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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阴雨，又因为做生意的人各都是在别一个村子里住家，有些还得在散场后走到二三

十里路的别个乡村去；有些专靠漂场生意讨吃的还待赶到明天那个场上的生意，所以散场很

早。

 

不到晚炊起时，场上大坪坝似乎又觉得宽大空阔起来了！……再过些时候，除了屠桌下

几只大狗在啃嚼残余因分配不平均在那里不顾命的奋斗外，便只有由河下送来的几声清脆篙

声了。

 

归去的人们，也间或有骑着家中打筛的雌马，马项颈下挂着一串小铜铃叮叮当当跑着

的，但这是少数；大多数还是赖着两只脚在泥浆里翻来翻去。他们总笑嘻嘻的担着箩筐或背

一个大竹背笼，满装上青菜，萝卜，牛肺，牛肝，牛肉，盐，豆腐，猪肠子一类东西。手上

提的小竹筒不消说是酒与油。有的拿草绳套着小猪小羊的颈项牵起忙跑；有的肩膊上挂了一

个毛蓝布绣有白四季花或“福”字“万”字的褡裢，赶着他新买的牛（褡裢内当然已空）；

有的却是口袋满装着钱心中满装着欢喜，——这之间各样人都有。

 

我们还有机会可以见到许多令人妒羡，赞美，惊奇，又美丽，又娟媚，又天真的青年老

奶（苗小组）和阿女牙（苗妇人）。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于窄而霉小斋作。

 

附一

 

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

 

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鱫e*oe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著落，却又

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

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

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志摩的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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